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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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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马湖作家”秉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引进行文学创作，其憎恶

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怜悯和同情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对战争和不道德行为予以严厉

批判，作品充满实现美好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态度使

他们无法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平民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们对平民更多只是寄予同情，而缺乏对社会问题

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故其创作始终处于时代主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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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umanitarian Thought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White Horse Lake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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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te Horse Lake Writers”upheld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s life” and carried out literary 
cre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humanitarian thought. They abhorred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 nature by feudal 
ethics and hierarchy, and sympathized with the miserable fate of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and severely criticized 
war and immoral behaviors. Their works are full of humanitarian feelings of realizing a better society and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However, the attitude of keeping a distance from the reality 
makes them unable to have a broader vision. The limitations of civilian position make them only show sympathy 
for the civilians but lack a deeper thinking on social issues. Therefore, their creation has always been outside the 
mainstream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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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作家”是指 20 世纪 20 年代到 20 世 纪中期，聚集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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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批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文学作家，

主要成员有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

朱光潜、俞平伯、刘薰宇等人，其活动涉及文化、

文学、教育、出版、艺术等诸多领域。自 1981 年

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中提出“白马湖散文”[1]

概念始，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便持续不断，如钱

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从文学史角度出发，将其

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立达派”或“开明派”；[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陈星、朱惠明等对该群体文学

创作特色、教育教学理念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

绍；[3-4] 王建华等人从艺术教育、文化渊源、精神

符号等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整体关照；[5] 一些

学者对该群体单个作家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

朱光潜等人进行研究；等等。不过，纵观已有研

究可以发现，“白马湖作家”创作中的人道主义

思想这一应该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

学界应有的重视。

一 “白马湖作家”的人道主义追求与

社会实践

人道主义是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重视

和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高扬人道思想、要求个

性解放、追求平等和博爱为主旨的社会文化思潮。

人道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是在 20 世纪初期，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趋于兴盛。五四法动

时期的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恋爱

婚姻自由，提倡民主、平等、博爱，反对封建专制，

强调“人”的觉醒。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话

语资源，人道主义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几乎都受到其影响。

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具备一种关怀国家社

会的人道主义精神。[6]“白马湖作家”在五四运动

初期就接受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改造

社会的实践活动和文学创作中始终不断地宣扬人

道主义思想、躬行人道主义思想。

夏丏尊、丰子恺早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工作期间就对封建专制教育表达不满，他

们在校长经亨颐的带领下进行教育改革，提倡“人

格教育”，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全面发展予以充

分肯定。当时，这些“离经叛道”者的教育改革

引起了思想保守的浙江军阀统治当局的不满，教

育改革被迫中止，校长经亨颐和夏丏尊、丰子恺

等人被迫辞职。经亨颐此后又在浙江上虞的白马

湖畔创办了春晖中学，随同一起前往的包括夏丏

尊、丰子恺等人。后来，朱自清、叶圣陶、朱光

潜、俞平伯等人也慕名前来，众人借由世外桃源

般的春晖中学这一理想诗意的栖居地，继续进行

新式教育的探索和实践。不过，“白马湖作家”

在春晖中学的相聚时间短暂。由于他们坚持“人

格教育”“纯正教育”，不断探索新式教育模式，

反抗统治当局的封建专制教育，他们以人道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改革受到当地政治力量和保守

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朱自清、丰子恺等人被迫离

开了春晖中学。[7]

虽然“白马湖作家”以人道主义为理念的教

育改革受到专制统治和封建保守势力阻挠和破坏，

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然而，对人道主义的坚守，

对人的价值、尊严、健全人格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的追寻，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二 “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人道主

义思想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先驱者们通过文学

对大众的思想予以启蒙改造，最大的收获当属对

“人”的发现。郁达夫认为，传统时代的人是为

君王而活着，为道统而活着，为父母而活着，而

现代觉醒的人则要为自我而活着。[8] 五四文学精

神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白马湖作家”的创作

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呼应，在他们的作

品中散发出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

（一）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摧残人性的憎恶

在封建宗法制社会里，每个人都受到封建伦理

道德力量的制约，女性尤其如此。在“三纲五常”“三

从四德”等吃人礼教统治下，女性只是社会的附

属品，承受着极为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

丰子恺的《王囡囡》一文中，庆珍丈夫家做

豆腐生意，丈夫王三三在庆珍嫁入王家后不久便

生病去世。豆腐店的生意平日由店里的老雇工钟

司务帮忙打理。庆珍在丈夫死后 14 个月生下一个

孩子叫王囡囡。邻居都说王囡囡的相貌和钟司务

很像。依据常识判断，王囡囡不可能是庆珍和王

三三的孩子。丰子恺在文章中很隐晦地指出庆珍

和钟司务之间的爱情关系，以及二人和王囡囡之

间的血缘关系。由于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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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节”这一礼教法则的遵守，庆珍只能恪

守从一而终的古训，放弃获得爱情和重新组建家

庭的权利，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夏丏尊的散文《猫》表面写的是妹妹送给我家

的一只猫，实则是借由这只猫表现妹妹悲惨的命

运。妹妹嫁到丈夫家，夫家以夫权和家庭礼教对

待她，妹妹连生病时都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看护，

终因疾病而死。

朱自清的散文《择偶记》揭露了青年男女在封

建婚姻枷锁下的辛酸生活。旧社会的婚姻本质上

是无视男女的情爱和性爱的。《择偶记》通过主

人公的四次择偶经历，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荒

谬和罪恶。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重等级、重尊卑的国

家。“白马湖作家”对这种封建等级制度深恶痛绝，

在文章中予以强烈批判，否定这种有违人道的制

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在《怪异的印象》一文中，俞平伯如此描写古

代君王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夜半还是黎

明，君王总是直挺挺的坐着，那样的威严。而众

臣子则要战栗着匍匐于君王脚下。”[9] 不仅如此，

就连寄人篱下的溥仪也会天天受到遗老们的跪拜。

民国大总统出巡之时，则要百姓肃静回避，禁止

行人在街上行走，百姓在街道两旁恭候良久，毕

恭毕敬。

刘大白的诗歌《八点钟歌》《卖布谣》揭露

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劳苦大众的压迫与剥削。

《八点钟歌》中，劳工渴望 8 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而实际生活中，他们在雇主的极力压榨下，工作

时间远超 8 个小时，遭受着身心被奴役、被摧残

的命运。《卖布谣》中，农民日夜劳作却一无所获，

封建统治者完全不顾劳动人民的辛劳悲苦。在“白

马湖作家”看来，民众之所以不能够自由健康地

生活，原因就在于等级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对底层平民的同情和怜悯

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提出“平民文

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平民立场，即新文学能

够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表现大

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情感。[10]“白马湖作家”

是五四作家中体现平民立场最显著的文人群体之

一，其笔下的底层平民形象身上寄寓着作家们的

人道主义思想。

丰子恺笔下的癞六伯和阿庆都是充满悲剧色

彩、令人心生怜悯之人。在散文《癞六伯》中，

癞六伯孑然一身，自耕自食，每日忙完活后，便

到酒馆门前的板桌上喝酒。他喝酒并非和别人有

酒约，但每饮必醉。他喝醉后走到桥上必定要骂人，

他骂人也并非是和别人结仇。癞六伯太过孤独了，

他这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其实是其情感发泄

的一种方式。《阿庆》一文中的阿庆也是独身一人，

不过他不喝酒、不吸烟，唯一的嗜好就是拉胡琴。

他无家庭之乐，生活乐趣全部寄托在胡琴之上，

用音乐打发时光成为阿庆每日孤寂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朱自清的散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的生命价值被冷酷剥

夺的人道主义义愤。作品写的是一个父母双亡的 5
岁小女孩被哥哥和嫂子以七毛钱的价格贱卖的悲

剧。生命本是平等的，可是小女孩却被当作物品

处理，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毫无人道可言。《阿

河》一文中的女佣阿河由于忍受不了嗜赌如命的

丈夫的百般虐待，逃回娘家，被穷困潦倒的父亲

冷眼以对，最后被卖掉。叶圣陶的小说《这也是

一个人？》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穷人家的女孩，

长到十几岁便被家里卖出去。女孩嫁到婆婆家后，

开始当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干活，并且经常遭受

丈夫毒打。后来，她受不了虐待，逃到城里给人

家当佣人。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丈夫就病死了。

公婆从城里将她抓回来，不许她哭，也不让她披

麻戴孝，而是直接把她给卖掉了。朱自清和叶圣

陶在被残害的受压迫者身上倾注了真挚的人道主

义情怀，对人身买卖这种惨无人道的社会现象表

达了强烈的不满。

人力车夫也是“白马湖作家”同情和怜悯的对

象。俞平伯在《人力车》一文中认为人力车夫也

是人，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没有获得人应

该有的地位和尊严，这是不人道的。刘薰宇的散

文《春问》写车夫们无论天气好坏、道路优劣都

要早出晚归去拉车。作者对车夫的命运给予同情，

呼吁人们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夏丏尊的散文

《一个追忆》中，渡船上的车夫连人带车即将被

涨潮的江水淹没时，船上的旅客通力协作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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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拉上了岸。在作者看来，旅客们都充满着人道

主义情怀，并没有因为人力车夫是底层劳动人民

而鄙视他，相反，将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

“白马湖作家”站在平民立场与普通劳动者平等

对话，体现出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和对战争的控诉

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

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代表着社

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判断着人的行为的正当与否。

“白马湖作家”非常重视道德在教化人心、规范

人的行为方式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对社会上的

不道德行为进行了大力谴责。俞平伯认为道德是

以人的幸福为目的，是所有人都有获得幸福的权

利，是达到人生希望的唯一方法，不道德的行为

实际上就是一种恶的存在，应该受到谴责。[11]

丰子恺的散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的乐生

很会玩儿，但也很恶毒。他将活生生的螃蟹剪去

双钳之后当作武器，恐吓其他小伙伴；把刚剪掉

的碎头发渣儿，洒到别人的脖颈里；故意把水泼

洒到有钱人身上，以此来骗钱。乐生的这些带有

恶作剧似的行为，在作者看来是不道德的，他对

此进行了谴责。他的作品《小学同级生》中的 C
是作者的小学同学，毕业后成为讼师，不久当了

汉奸，做了日伪的军师，后来因恶贯满盈被打死。

L 是作者家乡的一名官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后来也被打死。W 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子弟，

完成学业后继承家业，像父辈一样继续祸害乡邻，

解放后被人揭发后被捕，死于狱中。C、L、W 三

人行为丑恶，其结局也是必然的。

胡愈之在《毒蛇》一文中将家乡的一个无德讼

师比喻成毒蛇。在他看来，这个讼师为了获得金

钱不择手段，刻意将简单的案子复杂化，完全将

道德良心抛于脑后。叶圣陶的散文《去私》批判

了抗战胜利后某些当权者为了个人私利牢牢抓住

权力不放，而对民众不管不问的非人道行为。刘

薰宇的《道德与屁》，以屁作喻，批判一些人以

道德作为幌子行违反道德之事，讽喻此种道德其

实连屁都不如。

人道主义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而战

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白

马湖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强烈控诉了战

争的罪恶。

“五卅惨案”期间，叶圣陶写下散文《五月

三十一日急雨中》，通过在老闸捕房的所见所闻，

愤怒控诉了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屠杀

中国人民的罪行。郑振铎在散文《记几个遭难的

朋友》中怒斥巡捕和日本侵略者非人道的暴行。

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等文章控诉了军阀政

府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的杀戮。“一二·八”

淞沪会战期间，“白马湖作家”在上海创办的立

达学园毁于日军炮火。夏丏尊用笔记录了自己的

切身感受，这一时期他所写的《同路负喧》《辞

缘缘堂》《宜山遇炸记》等文章对战争的惨无人

道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批判。在散文《整理好的

箱子》中，他说自己始终随身备着一个准备好的

行李箱，以便随时躲避日军的炮火。丰子恺的“缘

缘堂”也毁于这次战火，他的《还我缘缘堂》《告

缘缘堂在天之灵》等文章，借由“缘缘堂”的被

毁于战火，表达了对日军发动战争的抗议和斥责。

三 “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人道主

义思想的局限性

“白马湖作家”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经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又深受倡导积极“入世”

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以积极

的态度关注现实与人生。儒家文化强调以“人”

为中心，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是朴素

的人道主义思想，西方人道主义则开启了现代知

识分子对“人”的重新认识。中外的人道主义精

神促使“白马湖作家”追求人的自由、尊严、价值、

权利和美好幸福的生活。夏丏尊在文章中希冀人

与人之间要多些同情、理解和友爱；丰子恺在作

品中呼吁人们互亲互爱、互帮互助；叶圣陶则渴

望人们彼此之间消除隔膜，让世界充满爱和美。

因此，对于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战争和不道德的行为，“白马湖作家”进行了严

厉的批判。

作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代

知识分子，“白马湖作家”的确有积极入世的一面，

然而，这一群体又与同时代作家尤其是革命作家

有着明显不同。革命作家强调人的阶级性和社会

解放，其作品的政治意味较为浓厚。“白马湖作家”

则因性格修养和社会环境而远离政治。对佛教的

亲近使得这一群体更乐于寄情于自然，更属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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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人生。他们不重声名利禄，对世俗纷扰保持

一种超脱的态度。因而，他们不可能像革命作家

那样以激进或偏激的态度和方式参与社会变革，

其作品总体上呈现出较为平和的特点。“白马湖

作家”始终表现出浓郁的平民意识，夏丏尊将自

己在白马湖畔的小屋称为“平屋”，丰子恺将自

己的小屋叫做“小杨柳屋”，刘大白自称为一介“江

南布衣”。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使他们无

法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而平民立场的局限性使他

们对平民只是更多寄予同情，而缺乏对社会问题

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始终

处于时代主潮之外。

 “白马湖作家”关注现实，秉持“文学为人生”

的理念，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文学创作中

憎恶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怜悯和

同情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对战争和不道德行为

予以严厉批判。他们始终满怀实现美好社会和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思想，从事文学创作。

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

价值，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值得学界进一步

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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